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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巨鹿县吴省江女士四次遭迫害经历








   沙河市郝香堂


 被劫持到冀东监狱





【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王虎寨乡寻虎村法轮功学员吴省江，六十多岁，只因坚持修炼使她获得新生的法轮功，十多年来一直遭受中共迫害，四次被抓捕、非法拘留，被巨额罚款、电棍电击、酷刑、劫掠私人财产等。


下面是吴省江女士自述她遭迫害的经历：


  我于一九九九年四月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我病得快要不行了，医生都不让住院了。他们说；最多能活一个月，丈夫和孩子悲痛欲绝。因为我还年轻，上有老人需要照顾，下有子女需要管教。村里有炼法轮功的，无奈之下，和他们学起了炼功。神奇的是，我一炼功，就得到了师父的护佑，净化了我的身体，使我多年来的各种疾病，心脏病、淋巴腺结核、乙肝肝腹水晚期等疾病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家老少和村里乡亲都称奇。往日的欢笑又回到了我的家中。我也下定决心就修炼法轮功了。


  然而，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和江泽民相互勾结迫害天法，开始镇压法轮功。为了讲清真相，讲明大法的美好，唤醒世人，为师父说句公道话，我和学员们开始了艰难又曲折的上访之路。


下面是我四次遭抓捕、受酷刑迫害、财物损失的细节和过程。


第一次遭抓捕迫害


  第一次大约是二零零一年四月下旬，我正在家中，巨鹿县公安局屡次抓捕法轮功学员的警察刘德红和另一警察闯到我家，把我绑架到巨鹿县看守所。


  次日夜间开始非法审问我，先问我去城东发资料是不是你，资料哪里来，去××村开法会的都是谁？我不说，他们就开始用电棍电我胳膊、背，又电我脸。电一次追问一次，我不说，他们又用电棒子打我：就这样电一回打一回，追问一回，我还是不说。他们急了，说我嘴硬，就把手铐向两边拉紧，把胳膊伸直，把我挂在铁笼子上；又换了大电棍，电我的嘴和头，又用大电棍打我头和脸；再追问我还是不说，气得他暴跳如雷，发疯似的，再换大电棍。


  就这样电棍一次比一次大，换了四次，连打带电的，打得我浑身没好地方了。电棍放到我身上一直电，电的没电了，再换一个，从晚八点一直迫害到十一点多，他们什么也没得到。在看守所迫害了我一个多月，后来家里托人说情 ，被他们勒索了六千元钱，才放我回家。


第二次抓捕迫害


  第二次是在奥运会前三月份，一天上午突然闯进我家三、四个人，说是巨鹿县公安局的，其中有毕朝阳，来家后翻箱倒柜，抢走了不少耗材，还有法轮功书籍、大法师父法像，另外还有一台大电视，我说这电视是给小孩爷爷买的，他是老八路，曾立过多次功，奖章一大堆，早晚要去上边告你们，结果电视没带走。


  把我绑架到县城后，第二次进了看守所。这次主要是非法审问我机子在哪里，我说买了机子，不会用给了别人了。问我给了谁，我说不知道，这次他们没动刑，光说好话，想得知机子的下落，我始终说不知道。在里面呆了十来天，不是讲真相就是发正念，心想我不能在这呆着，我要出去救人。就在一天吃早饭时，感觉吃不进饭，有些噎得慌，就不吃了。他们硬说我有病，也不让干活了，叫我躺着休息（我当时没感到有病），他们私自请来了医生，给我看病。谁知医生来后，见到我，给吓坏了，嘴歪眼斜，嘴都歪到耳朵根子来了，一查心脉跳动特快，一量血压特高，不省人事了，就把我送到医院。毕朝阳找到我丈夫薄孟祥，叫孟祥去找王明非（公安局副政委）协商住院，结果骗了我家一万元。出院后我才知道，钱给了王虎寨派出所。我在看守所被关押期间，家里人还给王虎寨派出所所长信登磊送过现金一千元，十五年老陈酒一箱，一百斤西瓜（我们村支书在场）。


第三次遭迫害


  第三次大约是在二零一一年夏天，我们学员三人去大韩寨集上发真相光盘，被一个不明真相的市场管理员抓住我的车子不放，并给小吕寨派出所打电话，小吕寨派出所来人后把我绑架。在小吕寨派出所，他们问我是哪里人，我不说，就把我的手机抢走了，用它来找姓名和地址。这时屋里有三个人看管我，其中一人问我，法轮功怎么炼，我就给他们把五套功法都炼完了，他们都很专注的看，接着我就给他们讲真相，讲我亲身受益，炼功后多种疾病都好了。讲“天安门自焚”是政府一手导演的栽赃陷害法轮功的，讲了四二五上访真相，三个人都很静心的听。他们的头不在场，当他进来时，我就开始了发正念。他已经知道了我的姓名和住址，开始追问我：来了几个人、光盘是哪里来的、谁给的，并恐吓我，弄得手铐“唰唰”响，电棍又充上电。我不理会这些，只是盘腿打坐。


因追问我不说，他急了，开始用电棍电我，先电我的脚心，我不动，又电我打着莲花手印的手心，我依然不动。他更急了，就用手去拽我的手，只听他：“哎呦”一声，骂了一句：“他娘的，她手有电！”就听到旁边一个人说，人家都炼成半仙体了。这时更把他急坏了，嫌我坐在床上不动，想把我从床上拉下来，拉不动我，就用手拽住我的头发拽到地上，我仍盘腿打坐。


这时又来了两个警察，我问他们从哪里来的，他们说是巨鹿公安局卢东利派来的。我就说，给你们讲了这么长时间真相，还想把我弄到公安局迫害我。这时屋内一个人说，人家（指刚来的两个警察）还没听真相呢。我又开始给他们讲真相，这时屋内有八个人，他们也都静心的听。


  讲了大约一个小时，就快讲完了，神奇出现了，桌子上的录音机自己响了，放出了我讲真相的声音，本来他们放录音机是打算录审我的口供，不料放出了我讲真相的话，他们赶紧关掉拿走了，其他人也跟着都走了。


  一看时机到了，请师父加持。就这样，我堂堂正正从他们两个门口前走过去，出了大门口，在师父的指引下，走到一个偏僻的坑洼地，平平安安的走脱了。


第四次遭迫害


  第四次是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二日，为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学员租用我丈夫薄孟祥（常人）的出租车，去挂条幅，被马家营村恶人构陷，西郭城派出所恶警绑架七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劫持了出租车。


  巨鹿县国保大队长卢东利和另一警察将人和车拉回巨鹿县公安局。次日我和我村副支书、村主任去找卢东利要人要车，结果把薄孟祥放回，车不给，仍被非法扣押。


  没过几天，我和薄孟祥去公安局要车，被卢东利恐吓一顿，说出租车是作案工具，薄孟祥已构成犯罪，是监外执行，不许外出，要限制人身自由。当时我就说，孟祥和出租车没偷没抢，没做坏事，没犯法，炼法轮功是我也不是他，不让他外出打工，出租车又被扣押，我家生活怎么办？再说炼法轮功是信仰自由，宪法都允许，我从中得益匪浅，本来我的病医院都说没法治了，我都炼好了。


  他一听我给他讲真相，立刻制止不让我说，他接着说，你要炼法轮功去美国炼，在香港、台湾去炼，他们欢迎，在中国炼就不行，法轮功反党。我说不是反党，是在救人，也包括你。他又说你再说立刻把你抓起来，孟祥吓得不让我说，女儿把我拽走。


六月二十日，我找到卢东利媳妇刘淑锋，让他劝说卢东利还车，刘淑锋不但恶言恶语，赶我走，而且打了110电话，来了几个年轻人，刘淑锋对110警察说，她是法轮功，把她抓起来。八个警察把我抬到车上，送到公安局，在行车的路上，我给他们讲了真相：“我说我是炼法轮功的，我师父教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遇事为别人着想，时时事事都按“真善忍”做好人。以前我是快死的人，炼功后全好了。我村的人都知道，因为我炼功，中共迫害我十几年，还勒索我家的钱。刘德红把我身上电的都没好地方了！这次你们几个抓我，我知道不是你们本意，卢东利不露面，实际上是他在背后指挥的”。起初他们打算把我送到城关派出所，人家不收，只好把我拉到公安局（他们打电话时我听到的），到公安局后，他们又打电话问怎么办，卢东利说审审她，吓唬吓唬她。警察说：不用审了，人家都承认自己是炼法轮功的了，在车上不但给我们讲了真相，还在公安局大院里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卢东利终于来了，对警察说把我带到四楼（卢东利的办公室），我不去，我说：“我不去他的办公室，他扣车不给证，也不还车，他就打算要钱，我怕他犯罪，一分钱也不给。”结果几个警察把我抬到四楼，让我做到审判椅子上，我不坐，我说我没犯罪，我就坐在地上，盘腿打坐，警察又给他打电话，他来了。见到他后，我第一句话就是：卢东利，你还给我车。接着就给他讲真相，讲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李东生、苏荣、谷俊山等高官落马，都是遭报应了。我说，卢东利，我是为你好，怕你犯罪遭报应，不能给你钱。他表示不要我钱，我说不要钱，为啥不还车，他支支吾吾走了。卢东利出去后，让那几个警察把我打发走，我说我要车来了，他不给我车我不走，他们几个又抬我，


  时过一周，我又去找卢东利要车，在他办公室见面后，很客气的让我坐下，不断的提出问题，我都解答了。最后说到车的问题，他说上次你在公安局的车上不走，让你到办公室你也不去，让几个警察上楼下楼抬你，局长和公安局的人都知道了。车不能马上给你，得找个台阶下，要不好象公安局都怕法轮功，怕硬茬了。啥时给再通知。


  又过了些日子他不通知，村支书追问这事，给卢东利去了电话，卢东利说，下星期一来吧。这天孟祥和村支书都去了，见面后卢东利领着到停车场领车。结果一算账，看管费将近三千元（一天五十元），都说太多了，他知道我不掏。我曾多次找他要扣押车的出租费，他也很为难的给看管车的领导说好话，又给公安局副政委薄东生打电话说，钱太多，掏不起。求薄东生去说情，尽量少要。又给村支书说好话，尽量叫孟祥拿点，经过多次协商，孟祥拿了五百元，把车领回。


 














    



































（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河北省沙河市法轮功学员郝香堂，七月十八日被邢台市桥东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九月二十二日，他被从邢台市第一看守所转移到位于唐山的冀东监狱四支队迫害。


去年七月十四日，郝香堂乘坐邢台到沙河的101次公共汽车到终点站时，被邢台市公安局、邢台市高开区公安分局、沙河城刑警中队警察联合绑架。


邢台市公检法恶徒们互相勾结，肆意践踏法律，不顾正义律师的无罪辩护，强行判郝香堂五年冤狱！





截至2014年11月中旬，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1.83亿。




















